
北
宋
年
間
，
蘇
軾
因
﹁
烏
台
詩
案
﹂
被
謫
至
黃
州
，
仕
途
失
意

帶
來
的
人
生
彷
徨
，
加
之
看
不
到
未
來
的
希
望
，
使
蘇
軾
一
時
意

志
消
沉
，
陷
入
到
了
一
種
無
由
解
脫
的
﹁
我
執
﹂
狀
態
中
。

某
日
清
晨
，
還
未
懂
事
的
小
兒
子
將
蘇
軾
從
睡
夢
中
拽
醒
過

來
，
讓
父
親
陪
自
己
玩
耍
。
睡
意
未
消
的
蘇
軾
有
些
惱
怒
，
開
口

想
要
訓
斥
兒
子
，
妻
子
的
一
句
話
卻
點
醒
了
蘇
軾
，
﹁
兒
癡
君
更

甚
，
不
樂
復
何
為
﹂。
蘇
軾
一
想
，
陪
兒
子
玩
不
也
是
生
活
的
一
種

樂
趣
嗎
，
何
不
好
好
享
受
這
一
刻
呢
？
於
是
他
酌
酒
與
婦
飲
，
和

家
人
同
樂
，
又
寫
詩
記
錄
下
了
這
溫
馨
一
刻
。
生
性
浪
漫
的
蘇

軾
，
從
一
件
看
似
微
不
足
道
的
生
活
小
事
，
巧
妙
化
解
了
內
心
的

困
惑
。
而
他
的
這
種
善
於
放
鬆
自
己
，
懂
得
享
受
一
時
之
閒
的
樂

觀
心
態
，
也
是
他
在
逆
境
中
能
夠
始
終
保
持
曠
達
人
生
態
度
的
主

要
原
因
。

不
過
道
理
看
起
來
很
簡
單
，
可
要
真
正
悟
到
和
做
到
，
卻
不
容

易
。
我
每
天
都
到
附
近
的
公
園
登
山
鍛
煉
，
隨

登
山
次
數
的
增

多
，
我
對
山
道
及
周
圍
環
境
也
愈
來
愈
熟
悉
，
哪
一
級
石
階
有
凹

坑
，
哪
一
段
路
面
有
浮
塵
，
我
都
一
清
二
楚
，
即
使
閉

眼
睛
也

能
走
得
四
平
八
穩
。
故
每
次
登
山
，
我
都
是
埋
頭
疾
走
，
以
便
盡

快
完
成
任
務
了
事
。

每
天
登
山
，
我
都
會
看
到
一
個
年
逾
七
旬
的
老
頭
，
滿
頭
銀

髮
，
衣

樸
素
。
他
背

雙
手
，
一
級
一
級
地
慢
慢
往
山
上
走
，

每
到
一
處
觀
景
台
，
就
停
下
來
，
意
態
悠
閒
地
欣
賞
山
下
的
景

色
。
起
初
我
以
為
他
是
年
老
衰
弱
，
體
力
不
支
，
途
中
需
不
時
歇

口
氣
，
才
能
登
到
山
頂
。
要
不
然
，
面
對
再
為
熟
悉
不
過
的
環

境
，
還
有
什
麼
觀
賞
的
興
致
呢
。

某
日
登
山
途
中
，
突
然
下
起
雨
來
，
沒
帶
雨
具
的
人
都
快
步
向

山
頂
的
涼
亭
奔
去
。

看
到
走
在
半
山
腰
的

老
人
，
我
以
為
他
要

被
雨
淋
濕
了
。
沒
想

到
，
他
卻
一
改
之
前

的
悠
閒
步
態
，
健
步

如
飛
，
轉
瞬
就
超
過

了
我
，
即
使
我
竭
盡

全
力
想
要
跟
上
他
的

步
伐
，
也
無
法
做

到
。
我
這
時
才
知

道
，
老
人
之
前
慢
慢
走
，
只
是
有
意
控
制
節
奏
而
已
。

藉

躲
雨
的
間
隙
，
我
和
老
人
聊
了
起
來
。
我
問
他
，
為
何
每

天
走
得
那
麼
慢
。
老
人
微
微
一
笑
說
：
﹁
每
天
登
山
，
就
是
我
最

悠
閒
的
時
候
，
我
為
什
麼
還
要
快
呢
？
人
總
要
有
一
段
悠
閒
的
時

間
。
﹂
這
句
話
猶
如
醍
醐
灌
頂
一
般
，
令
我
呆
立
當
場—

—

我
時

常
有
心
累
的
感
覺
，
其
實
就
是
不
懂
得
給
自
己
一
段
悠
閒
的
時
間

啊
。
多
年
來
，
我
做
事
已
經
習
慣
了
直
奔
結
果
而
去
，
卻
忽
略
了

過
程
，
即
使
登
山
，
我
也
是
當
成
了
一
項
健
身
任
務
，
只
想

去

完
成
，
而
不
知
以
賞
景
為
樂
事
，
以
花
草
為
伴
侶
，
以
清
風
為
友

朋
。
我
不
懂
得
在
日
常
的
煩
冗
忙
碌
當
中
停
頓
片
刻
，
去
體
味
、

去
享
受
一
段
悠
閒
的
時
間
，
人
就
像
鐘
擺
一
樣
，
單
調
地
重
複

每
一
天
，
在
感
覺
缺
乏
生
活
樂
趣
的
同
時
，
心
也
總
是
繃
得
緊
緊

的
，
又
怎
能
不
累
呢
？

我
這
才
知
道
，
給
自
己
一
段
悠
閒
的
時
間
，
也
是
生
活
的
一
種

藝
術
，
能
夠
讓
人
更
為
安
舒
從
容
地
面
對
生
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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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假期，筆者陪三位台
灣同行驅車赴靈寶訪古探
幽，感慨系之。
靈寶位於豫晉陝三省交界

處，是河南省西大門，分別
與陝西省洛南縣、潼關縣和
山西的芮城縣、平陸縣接
壤。作為中原文化和秦川文
化的交匯點，靈寶人的口音
更接近陝西話；相比豫劇而
言，他們更愛聽秦腔。靈寶
人愛喝羊肉湯，據說是受到
陝西羊肉泡饃和山西牛肉湯
的影響。
如今的靈寶以「三寶」聞

名遐邇：即蘋果、大棗和黃
金。而我們此行的目的，並
非「三寶」和羊肉湯之類，
而是靈寶的文化名片—函谷
關。
函谷關為我國最早興建的

雄關之一，遺址位於今靈寶
市北郊，古書云「關在谷
中，深險如函」故得名函谷
關。它有「車不方軌，馬不
並鞍，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之勢，險要可見一斑。
凜凜寒風中，我們登上函

谷關城樓舉目遠眺，但見四
周崖立千仞，氣勢雄偉，千山蒼茫，古柏森森。此
地南峙巍巍秦嶺，北臨滾滾黃河。西望有蜿蜒細長
的崤函古道直通三秦，當年是進入長安的咽喉要
道；向東直達九朝古都洛陽，中原大地由此展開。
自古以來，函谷關為兵家必爭之地，「逐鹿中原」

的戰事多由此開啟。自然，這裡也是中原與西北經
濟、文化交流的樞紐和驛站。古往今來，無數文人
雅士在函谷關引吭高歌揮毫潑墨，留下無數中華文
明的篇章。唐代詩人汪遵《詠函谷關》云：「脫禍
東奔壯氣摧，馬如飛電轂如雷。當時若不聽彈鋏，
那得關門半夜開。」這是一則描述「戰國四公子」
孟嘗君（田文）逃離秦國、詐開函谷關的故事。
相傳秦昭襄王傾慕齊國孟嘗君賢能多才，兩度邀

請，終於拜其為相國。後秦王聽信讒言，擔心孟嘗
君危及秦國政權，罷免了他，並將其囚禁死牢。孟
嘗君聞訊後，設法連夜逃離國都，趕到函谷關正值
半夜。按秦國法規，函谷關每天雞鳴才開門，孟嘗

君巧裝「雞叫」才僥倖逃出函谷關。據報道，數字
電影《函谷關》去年底在河南焦作「影視城」開
拍，影片演繹的正是孟嘗君巧施小計「蒙混過關」
逃離函谷關的傳奇。
函谷關之所以聞名於世，還因為公元前420年，著

名哲人老子（李耳）在這裡寫下萬古不朽的《道德
經》，。它與《易經》和《論語》被認為影響中國最
深遠的三部思想巨著。兩千多年來，海內外眾多的
道教人士和各界名流紛紛來此朝聖祭祖，據陪同的
函谷關景區管理者稱，僅今年正月初一至初七，就
有二十餘萬遊客參觀了函谷關。
在函谷關吟誦「道可道，非恆道。名可名，非恆

名」的名句，觸景生情，心境自是激動的。《道德
經》乃老子晚年厚積薄發、用心血凝成的一部奇
書，被譽為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公元七世紀起
《道德經》就流傳全球，先後被譯成100多種外文出
版。全文分「道經」和「德經」兩篇，老子曰「道
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意為「道」是
宇宙的本體，天地萬物都由「道」化生而來；「德」
則是指各個具體事物的特殊規律或性質，宇宙的根
源是「自然」，「自然」產生宇宙，宇宙產生萬物，
構成道德經主要精神的正是這些樸素的唯物主義思
想。老子因此被封為道教鼻祖。
函谷關和《道德經》在古賢心中享有極高的尊

榮。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和司馬遷、李
白、杜甫、白居易、司馬光等歷代文化名人均到此
吟詩作賦，流傳至今尚有百餘篇佳作。唐大歷元年
（766年），詩聖杜甫在四川雲安（今重慶雲陽）養病
半年，後遷到夔州（今四川奉節）休養。寫下著名
的《秋興八首》，第五首是：「蓬萊宮闕對南山，承
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
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
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該詩因景寄情，抒發
了詩人的漂泊之感和故國之思，也深深寄託他對李
唐王朝盛衰的感歎，其中「東來紫氣滿函關」一
句，則是充滿了對老子的敬重。
明代人陳非有《望氣台》一詩說：「至人原自識

仙風，瑞靄丹霞遠郁 ；靈跡才辭周柱下，祥氣已
入古關中；不從紫氣台端侯，何得青華關裡逢；欲
訪乘牛求寶篆，願隨鶴駕遍瑤空。」陳非是河南鄢
陵人，嘉靖十四年（1535年）進士，曾官至甘肅巡
撫。詩中的「至人」即境界高遠之人，指函谷關令
尹喜。尹喜字文公，博覽群書精通曆法，曾任楚康
王大夫，後見天下大亂，辭去大夫之職請任函谷關
令，以潛心修道，故又稱「關尹」。此時老子僅是一
名管理圖書的小官，從東方騎 一頭青牛來到函谷

關修行著述，尹喜感到一股「紫氣東來」，不由對老
子尊崇有加。老子在函谷關撰寫《道德經》，也得到
尹喜的悉心關照，尹喜對《道德經》一文自是愛不
釋手倒背如流。老子離開函谷關時對尹喜道：「你
行道千日後，可到成都青羊觀找我。」三年後，尹
喜果然在成都與老子重逢，並隨其雲遊傳道。
清人楊浩也有一首《函谷紫氣》，詩云：「雄關便

是芙蓉城，柱史東來瑞色明；道氣發揮成紫氣，眾
生尊禮可長生；尼山也並師襄席，函谷尤深尹喜
情；仙篆千年黃卷在，丹鉛誰復剖菁英。」作者楊
浩曾在靈寶參修縣志，詩中追述了老子李耳在函谷
關遵守禮法養氣修身，一舉完成道家秘文《道德
經》，終成傳誦千古的中華文化經典，詩中直讚老子
是劃時代的學界精英。古人認為，李耳是有大德懿
行的聖人，故有祥光籠罩。而尹喜等名士有望氣之
功，能感悟出「瑞色」和「紫氣」，於是衍生出「紫
氣東來」一詞，它也成為極受後世推崇的吉祥語，
民間的春聯便常以此四字為橫批。
青牛曾過函谷關，人傑地靈憶當年。函谷關之

行，將我們的思緒帶入狼煙滾滾古戰場。在歷史長
河中，函谷關演繹了無數膾炙人口的人文傳奇，
「紫氣東來」、「雞鳴狗盜」、「公孫白馬」、「仙丹
救民」、「終軍棄繻」等典故就發生於此，它更因誕
生了《道德經》而成道教信徒朝聖祭祖的聖地。登
臨千古函谷關，雖然時過境遷人是物非，仍讓人泛
起一種思古之幽情。美中不足者，望 鋼筋水泥澆
鑄的「太初宮」、「望氣台」、「瞻紫樓」、「烽火
台」、「觀水閣」之類，一看便知是近年新建的人造
「古跡」，令人不無遺憾，平添一種媚俗之感。而
這，正是目前國內旅遊景區普遍存在的通病和隱
患！

去年的一個秋天，我值夜班到半夜。在工廠廠區轉了
一圈後，我回到值班的辦公室，打開電視，畫面上出現
的是復出後的毛寧，正在演唱《濤聲依舊》。
我來了精神，值夜班的辛勞、睏倦一下子不見了。當

年，我非常喜歡這首歌，那種深沉，那種意境，那種對
唐詩宋詞的深刻理解、詮釋，使此歌曲成了我心目中當
代抒情歌曲的絕唱。這首歌曲當時紅遍大江南北，有歌
曲作者的功勞，更有毛寧演唱的功勞。毛寧英俊、瀟灑
的身姿，優美的唱腔，不知迷倒了多少人，毛寧也因此
成為中國內地歌壇數一數二的人物。然而，命運弄人，
醜聞纏身，毛寧隱去，人生唏噓。多年不見後，毛寧復
出，雖然歌聲依舊，光彩依然照人，但毛寧在我心中已
經難以激起當年的激動以及心中美好記憶的留存，這種
激動與美好的記憶，與毛寧個人的事情無關，而感覺是
一種精神家園的丟失，尤其是當下所謂的工業文明與現
代化對我們精神家園的損害。其實，像我這樣的年紀與
閱歷，早已把毛寧那些事情看得很小，很淡，還慢慢覺
得正常。因為這片土地上有許多事情需要我們憤怒。只
要沒有妨礙別人的自由，沒有侵害公眾的利益，我都覺
得可以原諒。
「留連的鐘聲，還在敲打我的無眠，塵封的日子，始

終不會是一片雲煙，久違的你，一定保存 那張笑臉，
許多年以後，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變？⋯⋯」歌聲依然
飄蕩，我覺得自己早已接受了毛寧的改變和自己的改
變，我自嘲地笑一笑，走出辦公室。
月色溶溶，夜已經很深了。溶溶秋月灑在辦公室四周

葳蕤的樹木上，泛 一層淡淡的青光，使這夜半秋月的
夜空顯得神秘而迷人。在這靜靜的秋夜，我想起《濤聲
依舊》這首歌的營養母體，我一千多年前的同鄉，襄陽
詩人張繼，想起他的《楓橋夜泊》：「月落烏啼霜滿
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

船。」
據說，當年詩人張繼「高

考」落榜後，便出外旅遊散
心。在唐朝那個秋天的夜
晚，張繼遊歷到了蘇州的寒
山寺。人生失意，仕途無

望，浪跡天涯的遊子張繼不知明天該走向何方。功名很
遙遠，家鄉在遠方，明天會怎樣？一番醉酒後，張繼回
到姑蘇城外寒山寺的客船上，輾轉夜半，卻無睡意。於
是，詩人走出船艙，望 江上的點點漁火，寫下了《楓
橋夜泊》，留下了一段動人的千古絕唱⋯⋯
我覺得《濤聲依舊》的詞曲作者陳小奇非常聰明，他

能把一首動人的唐詩，用今天的白話重新演繹成歌詞，
並譜寫成迷人的歌曲，唱遍神州各地。那是上個世紀90
年代的奇跡，陳小奇不知寫下了多少動人的歌曲，如同
宋代的柳永，「凡有水井處，即能歌柳詞。」我可以這
樣說，在這個世界上，凡有華人的地方，都可以演唱幾
首陳小奇的歌曲，而陳小奇也不知從唐詩宋詞中汲取了
多少營養。那是深入我們的骨髓，可以供我們一生成長
的營養母體呵！但今天，自稱「不愛讀書」的人卻成了
知名作家，卻又被別人揭露是「人造作家」，是槍手和書
商包裝出來的；發表了無數作品，在年輕人中間擁有大
量讀者的「年輕作家」，其作品的錯字，錯詞滿篇，邏輯
不通，思想貧乏的文章大行其道，真不知是我們的落
伍，還是時代的進步？
我一直覺得，唐詩宋詞所營造的種種優美的意境一直

在成為我們後人心靈的精神家園，不讀書，不把唐詩宋
詞爛熟在心中，怎能寫出好文章呢。但今天，幾乎人人
急功近利，個個都想醉生夢死，不知明天的希望在哪
裡。所以，才有了「不愛讀書」的人卻成了知名作家這
樣的「時代特徵」。這樣的心態，怎能靜下心來讀唐詩宋
詞。
而唐詩宋詞，這種心靈的精神家園，也再難以找到依

托的景觀。現在，所謂的現代工業文明的發展，不光沒
有了「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景物，還使
人們不再擁有「小橋流水人家」的心境，更難寫出那種
「斷腸人在天涯」無比滄桑、深沉大氣的詩句了。

當今之人，要想聽到幾百年
前皇帝的原生態談話，恐怕很
難。且不說當時沒有錄音，沒
有錄像，就是記錄下來的言
語，也都經過了文士們的修改
加工，成了千人一面的官方語
言，很難看出其個人色彩。
然而在山東曲阜，在孔子的

後人居住的孔府二門內，至今
保留 一座「對話碑」，碑上
如實地記錄 明太祖朱元璋跟
第五十五代衍聖公孔克堅的一
段對話。對話雖不長，卻把這
位草根皇帝講話的語氣神態、
率直性格以及使用的方言口語

等，惟妙惟肖地保留了下來，讀之如聞其聲，如見其人，使
其「老粗」本色，躍然石上。這段話是這樣寫的：
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四日，臣孔克堅謹身殿內對百官面奉聖

旨：（朱元璋說）「老秀才，近前來，你多少年紀也？」對
曰：「臣五十三歲也。」上曰：「我看你是有福快活的人，
不委付你勾當。你常常寫書與你的孩兒，我看資質也溫厚，
是成家的人。你祖宗留下三綱五常垂憲萬世的好法度，你家
裡不讀書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你老也常寫書教訓
者，休怠惰了，於我朝代裡，你家裡再出一個好人呵不好？」
二十日於謹身殿西頭廊房下奏上位：「曲阜進表的回去，臣
將主上十四日戒諭的聖旨備細寫將去了。」上喜曰：「道與
他，少吃酒，多讀書者。」前衍聖公國子祭酒臣克堅記。
朱元璋跟孔克堅的這段對話看上去很通俗，但其中卻包含
深層次的政治背景。
原來，由於孔子和他創立的儒教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和巨

大的社會影響，所以中國歷代的封建皇帝為收買民心，鞏固
政權，都尊孔崇儒。而孔子的後代——歷代的「孔氏家族」，
也都仰仗皇權才保住特殊地位，獲得巨大利益的。朱元璋稱
帝南京後，為了籠絡人心，自然也要作出「尊孔」的姿態，
於是便詔令第五十五代衍聖公孔克堅前往南京朝拜。
此時的衍聖公，既想投靠新王朝，又有許多顧慮。這是因

為在元末農民起義風起雲湧的時候，走投無路的元順帝準備
遷都。孔克堅從維護元朝統治、保護自身利益出發，向元順
帝上疏獻計：「天子當與社稷宗廟俱為存亡，焉可棄而他
之。今勤王之兵頗眾，與之決戰，盜可平也。」他所說的
「盜」，就是指朱元璋等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如今這位推翻了
元朝統治當了皇帝的起義軍領袖要召見他，他當然心存恐
懼，擔心會遭到報復，因而稱病未去，只打發兒子孔希學前
往南京朝見皇帝。對此，朱元璋十分不滿，認為這是輕視自
己，便再次下詔說：「爾辭疾，未知實否。若無疾稱疾以慢
吾國，不可也。諭至思之。」孔克堅接詔後，更加惶恐萬
分。但他不敢得罪這位新皇帝，只得硬 頭皮離開孔府，日
夜兼程趕往南京，求見權傾天下的朱元璋。
洪武元年（1368年）十月，朱元璋在謹身殿接見了孔克

堅。上面的對話，就是這次接見的記錄。
朱元璋的這次談話，肯定了孔子「留下三綱五常好法度」

的豐功偉績，讚揚了孔克堅的為人，要求他寫書教育後代，
傳承儒家文化，並希望他孔家在當朝再出一個孔子那樣的
「好人」，從而表明了自己「尊孔」的「聖意」。這番話也打消
了孔克堅的思想顧慮，使他吃下了定心丸，深感新皇帝對自
己恩遇的榮耀。他當即也表達了效忠新王朝的決心。他回到
曲阜後，馬上將朱元璋的「最高指示」原原本本地刻成碑
文，立於孔府二門之內，以朝夕警戒自己及後代子孫，牢記
「領袖」教導，誓死捍衛「朱家王朝」。

朱元璋將聖人的後裔拉到自己身邊後，也非常高興，立即
承認了孔克堅的「衍聖公」封號，並大筆一揮，慷慨地賜給
孔府良田兩千頃，還把115戶農戶撥給孔府做灑掃戶，長期供
孔府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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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最高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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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典 瞬 間

春天，是百花盛放的季節。香港是南方，天氣
暖，春天來得更早。或者可以說，香港是四季常
綠，四季都有花開。最常見的是大紅花，好像甚麼
時候都可以從容開放。
多開一些花，春意更濃，更熱鬧。
在中國，北方是冷的，春天還是很冷。傳統上，

人們這時欣賞梅花，因為梅花不怕冷，在寒風中早
早綻開，向人們報告：春天來了，是百花齊放的日
子了。不過，別的花還沒有盛開，梅花也不是遍地
都有，要在寒風中踏雪去尋梅。這固然很有雅意，
找到了早開的梅花就迎到了春天。不過，百花齊放
的日子還在後頭。
在香港，是桃花為人們報告了春意。
我記憶中，多年前的事了，灣仔一家茶樓的樓下

大廳，每年都會買來一大株的桃花。桃枝伸延，大
廳裡顯得滿是桃花，春意盎然。
不論是梅花、桃花，反正為人報告了春意，都是

令人高興的，寒冬已過春天來。
北方重視梅花，南方重視桃

花，這都是地域的關係，重點都
在報春。北方，一枝梅花是春天
的開始，南方，桃花熱鬧地開

放，是春色已到了每一角落。甚麼地方有甚麼地方
的花，以她們的方式報春，人們要感謝每一朵花
朵，一朵朵的花朵，集合成了多姿多彩的春天。
但是，說起春天的花朵，我尤其喜歡木棉花，木

棉是高大的樹，高高的樹上開滿了紅紅的大花朵，
又美麗又壯觀。不知道香港的市花為甚麼是紫荊花
而不是木棉花，紫荊花不是不好，但木棉不是更好
嗎？
我曾長時間住過郊區，那裡有一個地方，聚長了

好幾株木棉。木棉花開的日子，我也特別想念那個
地方。
其實，一個地方有幾株木棉，對於我來說，還不

夠滿足。我老是希望，香港有一片地區，或多個地
區，出現多些木棉，成為「木棉林」。不過，曾聽到
一個說法，說木棉是很難生長成堆的，因為木棉的
特性是要長得比旁邊的樹都高（因此又有名「英雄
樹」），都爭高的木棉，就不容易聚在一堆，更不容

易成片成林了。我希望這個說法不是真的。
不管木棉是不是不容易靠緊在一起生長，只要知

道它們的特性，給予它們之間合適的距離，總是可
以種出一小片一小片的木棉林的（能夠種一大片當
然更好）。不過我想，要緊的是使香港多個角落都有
木棉，使香港成為木棉城。
木棉城，這個名字就有一種自豪感。木棉是英雄

樹，香港如果能夠成為英雄城不是很好嗎？
木棉是南方的花樹，不只香港有。我小時在鄉間

（也是在南方，小城），上學的時候要走一段路，覺
得這條路好長（也許那時小，特別覺得長），不過在
中間一段路，有幾株高大的木棉樹，走到那一段
路，就覺得特別開心。大暑天，固然喜歡有樹蔭，
木棉盛開的時候，那一片景色就更令人留戀了。走
向那幾株高大的木棉時，遠遠望見高大的樹開滿紅
紅的花，就給人帶來一點特別的感覺，怎麼說呢？
說是興奮可以，說是多謝它的樹蔭也可以。有時，
還在地上撿起落下的木棉花朵。花朵那麼大，每一
瓣又都厚厚的，掂在手裡竟可以說是沉甸甸的感
覺。這種感覺現在似乎還留在掌上。
我喜歡木棉花。我更希望香港能成為木棉城，早

一點，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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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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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谷關。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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